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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国生活了 20 年，因孩
子和工作关系近距离接触了很
多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家庭，
发现优秀的孩子往往不是父母
刻意教育出来的，而是在父母影
响下形成了有益于成长的价值
观。

现在回想一下，对我影响最
大的，在西方对后代影响善恶各
半的一种价值观就是基于他们
人本位的物权意识。简单来说，
就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个人财产不容侵犯。这是常识，
对吧？但是认为“父母的家产是
父母的，不是孩子的”和抱有“父
母的就是孩子的”这两种观念的
父母和孩子，在他们的互动中有
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我的财产只有我有支配权，
我认为我要尽父母的责任保证
孩子的健康成长，为此在孩子身
上的各项花销是必要的。我前边
提到“善恶各半”的价值观指的
是一些英国的父母宁愿把钱花
在自己酗酒、吸烟、吸毒和其他
各种娱乐上，也不管孩子的教育
和健康成长，在此不多谈。这种
物权意识的结果就是：给孩子花
了钱尽了力，是自己的选择，不
需回报；不给孩子只给自己，也
是自己的选择，没有愧疚；在这
种价值观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
也有同样的物权意识，所以父母
如何支配自己的财产是父母的
事，孩子无权干涉，更不会认为
父母的就是自己的。他们很少拼
爹，因为爹和自己无关。

我没有刻意地给孩子灌输
这种西方的价值观，因为我自己
也是无意识地接受的。但是这种
意识主宰着我的日常行为，孩子
也就下意识地接受了。

和女儿在一起时，我也会母
爱大发，用各种漂亮服饰装扮女
儿。我不会担心惯坏女儿，也不
会担心女儿养成什么坏习惯，因
为我们彼此都明白，这是我的选
择。女儿自己出门购物，总是能
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 她的
零花钱有限，她也觉得这是适合
自己中学生身份的消费方式。

孩子的财产也由自己支配。
零花钱的花法，父母只给一些建
议。当然他们的物权绝不仅仅限
于钱。我们给他们买的和别人送
的东西，包括玩具、衣物等等，都
是他们自己的，我们绝不会把属
于他们的东西在不经过他们同
意的情况下转送别人或暂时借
走。他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领
地，卧室装潢是他们的选择，我
会敲门而入；他们的日记、手机、
Facebook 等社交账户，我和老公
绝不偷看，也不加入，除非他们
邀请；他们有自己选择朋友的权
利，我们会尊重他们的选择。尊
重别人的物权就是尊重的最基
本、最核心的东西，然后是尊重
别人的感情、价值观、信仰、生活
方式等等。

由于一些特定的社会现实，
英国出现了“啃老族”，这和西方
的物权意识并不矛盾，关键是父
母给孩子的财产是父母的选择，

还是孩子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英国的父母也会支持成年的孩
子，孩子接受与否是他们的选
择，一旦接受便心怀感恩。当然
父母也不会要求孩子有赡养的
义务。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发展
中国家老人的生活依靠儿孙赡
养，所以有了“父母的就是孩子
的”和儿孙尽孝道的价值观。这
种价值观在现今的中产阶级家
庭里带来一些问题。父母告诉
孩子，家里的父母的一切也都
属于他们，比如：不要求孩子分
享，好东西都让给孩子，放弃一
切原则迁就孩子，无休止地给孩
子资助，等等。但是父母一方面
认为自己的就是孩子的（尤其是
独生子的家庭），一方面又抱怨
孩子不会感恩，还怕把孩子惯坏
了。试想，用了、拿了自己的东西
还要感恩谁呢？

很小的宝宝就有一些朴素
的物权意识，长大的孩子都有自
尊，自尊促使他们自立并以此为
骄傲，这是人本身的内在驱动
力。如果在他们刚有物权意识
时，就告诉他们父母的也是他们
的，可能会对孩子将来入幼儿
园、入学产生负面影响，至少他
们需要在与人交往中重建物权
意识，因为家里的和社会的不
同，重建的过程往往是充满矛盾
和痛苦的。有些年轻人花父母的
钱如流水，希望有一份不用努力
的工作，或家庭生活中找到一个
如父母一样的靠山等等，这些都
是特定成长环境中异化的结果。

□戴群

受益无穷的物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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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朴家风】

□晓梦

出差，恰逢新茶上市，价格
不菲，想起爱茶的父亲，买了一
些带给他。

一路辗转，坐在火车上喝
水，却舍不得拿一些出来泡茶
饮，想着父亲一定会如水底温润
的茶叶笑容舒展吧！

进了家，顾不得洗去仆仆风
尘，我就拿着那个精致的小盒子
炫耀：“这可是地道的明前茶，一
等一的上品。”

父亲小心翼翼地端着，戴上
老花镜仔细打量，轻轻嗅闻：“果
然有股清香气。”那脸上的皱纹
瞬间舒展成一朵水底的茶花，温
润光泽。

洗漱完毕，我想着父亲已端
来他的紫砂壶，煮好那可以祛除
疲惫的清茶。

可是，茶几上空空如也，那
盒茶不知哪里去了。我禁不住
失落地问：“爸，怎么不泡一壶
啊？”父亲满足地看着我：“搁起
来了。后天你郑叔叔来，正想着
拿什么好东西送给他呢，他也
特爱茶。”

我无语。想起母亲也是如

此。
弟弟的朋友送了一床蚕丝

被给他，轻薄温暖，摸上去如肌
肤般柔软。弟弟送给母亲时，我
能看见她眼里的亮光，那是遇见
至爱的样子。弟弟觉得，母亲不
必再盖着厚厚的棉被，身都懒得
翻。

结果，母亲只不过拿出来看
了看，小姨搬家时，她当作贺礼
送了去。

姥姥也有这个毛病。我们带
去的小吃食、新鲜的水果，她就
喜欢留着，在阴凉处小心存放。
她说，张阿婆的小孙子喜欢吃这
个，来串门时可以哄着不闹；李
阿婆要从东庄赶来看她，让她带
回去给孩子们吃；三舅公身子闹
病了，拿一些去探病，他定会爱
吃。

我们说：“你吃吧，想送给别
人，我们再买便是。”姥姥点头，
可就算再买，却“陋习”依旧，好
像要打点的人更多了。

春节的时候，我们去乡下姑
妈家拜年，电话打过去，我隐约
听见姑父在一旁说：“我把那些

山蘑菇给他们准备好。”
到姑妈家的时候，她像变戏

法一样，从储藏室、柜子底部翻
找着那些藏得很深的吃食，张罗
了满满一桌。姑父说：“一直等你
们来，都留着呢！怕小孩子们翻，
怕猫叼了去。”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给我讲
孔融让梨，其实，不必讲，我也已
经耳濡目染。

老公那两盒高档烟，他嘱咐
我放好，等有客人来家时招待。

那床蚕丝被又被小姨转送
给在工地值夜班的小舅。那年冬
天，母亲去阳台晾晒被子的时候
摔倒了，小舅来探望，居然又将
那床蚕丝被送了回来。

女儿拿着从姑妈家带回来
的超级美味的野菜包子，屁颠屁
颠地跑去送给邻居小姑娘朵朵
吃。我拦住她：“你不是吃不够
吗，怎么还给朵朵？”她仰起小脸
认真地说：“朵朵把那支最好看
的米菲笔都送给我了！”

生活就是如此，你把最好的
留给别人，就一定能获得更好的
回报！

留最好的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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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长发及腰”，每当我
看到这句时髦话语时，都会
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年轻时
留了十多年的大辫子以及它
背后我和妈妈的故事。

因爸妈都在外地上班，
十二岁前，我是跟姥姥在乡
下长大的。记忆中只有每年
国庆节和春节，妈妈才会从
德州匆匆忙忙赶回来。尽管
妈妈每次都会把对我久别的
爱凝聚、浓缩并释放在假期
的每一天里，但我从不领情，
一直视她为客人。因为在我
幼小的心灵里只有姥姥，没
有妈妈的概念。后来听姥姥
说，妈妈每次探亲返回德州
上班时总是哭着离开，我却
在旁边和小伙伴们嬉笑打
闹，无动于衷，想必妈妈一定
很伤心吧。

面对如此“冷血”的女儿，
妈妈对我的爱始终如一。从
我记事起，印象最深、也是每
天最想逃脱的，就是姥姥早
早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梳辫
子，又长又粗的大辫子被她
老人家梳得好疼好疼，这种
折磨据说是妈妈的“最高指
示”，即“女孩要留长辫子”。记
忆中另一个很深的印象，就
是姥姥经常托人到很远很远
的地方取回妈妈从德州寄来
的包裹，里面当然少不了妈妈
亲手为我做的花棉鞋、小花褂
和亲手织的花毛衣。“土木设
计”出身的妈妈总是拿她绘图
的眼光来“绘制”她的女儿，在
妈妈不厌其烦地叮嘱下，在姥
姥从不走样儿的执行中，长辫
子花衣裳伴随了我整个的童
年和少年时代。

当我由小女孩出落成大
女孩的时候，妈妈对我的要
求也水涨船高、与时俱进。比
如：衣服洗到什么程度才算
干净，晾干的衣服烫得多么
笔挺才能穿出去，和面时怎
么保证手、盆、面的三光滑，织
毛衣时怎样搭配色彩才会别
致新颖；还有就是有女人的
家里可以清贫但必须一尘不
染，衣服可以穿破但不可以
穿错；女人可以不漂亮，但穿
着必须整洁舒服、干净利落。
也正是因为她老人家骨子里
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硬是

“逼”我放弃了重点高中而选
择了“最适合女孩子”就读的
护校，想必妈妈是要带我“女
人”到底了。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
当年长辫子的小女孩也早已
为人妻、为人母。过去妈妈那
些近乎苛求、让我非常“敌视”
的规矩，竟在她老人家严厉管
教、监督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下，变成我的一种习惯，并非
常自然地融入我的生活、工作
中，成为一笔难得的财富。

今天，面对亲爱的妈妈，
我想说：老妈，谢谢您！谢谢您
给了我生命，并从我降生到
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一直
悉心培育、倾心塑造着我，让
我成为您心目中较为满意的
女儿。我更想说：老妈，做您的
女儿是我的福分，您美丽，知
性，明理，是多么值得女儿骄
傲并用一生去追随啊！我还
想说：老妈，请您放心，女儿懂
得“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
道理，女儿更知道如何去报
答您的养育之恩，陪您安度
晚年。作为女儿，只求您老人
家健康长寿，伴随女儿一直
到老。有妈才有家！

□秋硕

有妈才有家

【儿女心声】

【家事直播】

想家
□夏昕鸣

小时候，我常缠着爸爸讲他
自己的故事，他总是说：这都是
财富。

1982 年，爸爸考上了沂南县
第一中学读高中。“那时候上学的
苦是你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爷
爷奶奶要先把小麦交到乡粮管
所，通过粮管所把粮食转到县一
中，这样爸爸在学校就能兑换成
80% 细粮和 20% 粗粮的饭票。吃
完白面馒头，还要再吃些玉米面
窝头。也许是玉米在粮仓里放久
了的缘故，那玉米面窝头吃在嘴
里散散的、酥酥的，难以下咽，只
能艰难地用水冲着吃。

老家离县城有 70 多里路，
奶奶一旦听说有人去县城，就缠
着人家给爸爸捎地瓜面煎饼、油
炒的咸菜和过年才吃得上的煮
咸肉。“你姑姑后来告诉我，每次
你奶奶都是把菜炒好，告诉你叔
叔和姑姑在外比在家里苦多了，
奶奶不舍得给他们吃一点儿，全
都留着捎给住校的我。”说到这
儿，爸爸眼眶湿润了。

爸爸在班里是家里捎饭次
数最多的，因为奶奶总怕他挨
饿。有时候捎的煎饼太多，夏天
容易长毛，发霉变黑。“要是你，
肯定不吃，那时候我却不舍得扔
掉，用手擦擦再吃掉。”

爸爸每次回家都是周六下
午到家，住一晚，周日下午返校。
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周
六上午还要上课。决定回家的那
个周六，爸爸一上午都没法静下
心来学习，就等着放学铃响，铃
一响，就像箭一样冲出校门往家
赶。因不舍得花两元钱坐公共汽
车，爸爸多是骑自行车回家。“那
时的公路不像现在这么平坦，上
下坡特别多、特别长，骑车下坡
感觉最好，但上长坡只能推着车
慢慢走，冬季遇到逆风更是艰
难，又冷又饿。从县城到家需要
骑车三个多小时，总是感觉这段
路咋这么长、这么远！”

2012 年，我离开爸爸妈妈的
怀抱，一个人坐 27 个小时的火
车去兰州上大学。

一开始在学校忙忙碌碌并
不觉得想家，可是一个人独处的
时候，总要拨通爸妈的电话，没
话找话说一堆，不舍得挂掉。

兰州跟济南有一个小时时
差，我却还保持着济南的作息时
间。妈妈总说：“念研究生时考回
来吧，西北太远了。”“父母在，不
远游”，我以前觉得这句话限制
了孩子的发展空间，现在知道古
人的话里包含了太多的道理。

“回家从来不需要理由，不
回家才需要理由。”这是电视中
出现的一句话，也是让远在他乡
的我牢记在心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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